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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寓言式书写
———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

熊　 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的显文本意义是在呼吁人们保护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雪豹”,但实则是诗人在为处于

弱势地位的高山族群文化争取长足的生存空间。 雪豹的命运无异于弱势族群文化的未来,诗人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那些破

坏或妄图消灭“他文化”的国际强权政治,力图通过“忘掉仇恨”的方式来建构人类社会的和平环境,延续处于边缘地位的山地

文化的发展历史,保存他们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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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the
 

explicit
 

text
 

meaning
 

of
 

Jidi
 

Maga′s
 

long
 

poem
 

I,
 

Snow
 

Leopard. . .
 

is
 

to
 

call
 

on
 

the
 

protection
 

of
 

snow
 

leopards
 

living
 

on
 

the
 

snowy
 

plateau,
 

the
 

implicit
 

calling
 

in
 

the
 

poem
 

is
 

to
 

fight
 

for
 

a
 

sustainable
 

living
 

space
 

for
 

the
 

un-
derprivileged

 

ethnic
 

people
 

in
 

this
 

area,
 

who
 

share
 

the
 

same
 

destiny
 

with
 

the
 

snow
 

leopards.
 

In
 

the
 

work,
 

the
 

poet
 

sharply
 

criticized
 

the
 

global
 

powers
 

who
 

attempt
 

to
 

damage
 

or
 

destroy
 

“ other
 

cultures”,
 

advocated
 

a
 

peaceful
 

human
 

society
 

by
 

“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main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ginal
 

mountainous
 

cultures,
 

and
 

preserving
 

their
 

cultur-
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ountainous
 

culture;
 

fabular
 

narration;
 

tribe
 

cultures;
 

power
 

politics

对于我们这样的诗人:
忠诚于自己的祖国,
也热爱各自的民族。
———题记(吉狄马加:《致叶夫图申科》)

吉狄马加是当代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
其诗歌的观照视野突破了自我民族和国家的拘囿,
对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倾注了强烈的

人文关怀。 2014 年 5 月,吉狄马加在《人民文学》上

发表了近 400 行的长诗《我,雪豹……》,以第一人

称“我”的方式展开对“雪豹”家族历史和当下处境

的探讨。 诗人在历时性的种族文化语境中,对单个

物种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思;在共时性

的各物种伴生的语境下,对强权和掠杀行为进行了

谴责,从而站在人类乃至生物界的高度上,重新思

考并建构符合每个族群生存的自然空间和国际秩

序,展现出诗人对现实世界的深重忧虑和诗意情

怀。 然而,从吉狄马加的民族身份和他一贯对世界

弱势文化的关注出发,从他试图通过诗歌重构人类

和谐的精神家园之理想出发,《我,雪豹……》这首

长诗在本质上则是对世界上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

寓言式书写,彰显出 “ 雪豹” 丰富而沉重的隐喻

意义。

一
 

《我, 雪豹 ……》 是献给乔治 · 夏勒 ( Gorge
 

Beals
 

Schaller,1933—) 的诗篇,夏勒是一个动物学



第 4 期 熊　 辉:弱势族群文化命运的寓言式书写———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

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还是

第一个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在中国开展环保工

作的西方学者。 不过,这首诗与夏勒的关系非常疏

淡,既没有直接赞美这位自然主义者对动物的保护

和爱惜之情,也没有涉及他的生命哲学或环保意

识,吉狄马加只是通过夏勒保护的“雪豹”来阐发他

自己的情感,后者至多只是前者抒情和叙事的引

入者。
吉狄马加是一位有环保自觉意识的生态主义

者,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荒原”似的现代都市的厌恶

情绪,体现出反物质逻辑的人文精神。 吉狄马加的

诗歌《重新诞生的莱茵河》是为德国环保主义和极

简主义摄影家安德烈斯·古斯基( Anreas
 

Gursky,
1955—)而作,后者的环保思想激起了诗人对生态

文明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他对都市生活的排斥。
在雾霾重锁的高楼森林中,吉狄马加心中一直存放

着一副明朗的人类宜居图,如同古斯基镜头下的莱

茵河:“灰色是如此的遥远 / 看不见鸽子,天空没有

飞的欲望 / 只有地平线,把缄默的心 / 镶入一只杯

子”。 “钢筋水泥的建筑”无法使茫茫的城市焕发生

机与华彩,反而“绽放着崭新的死亡”,楼房投射在

地上的影子是静止的,完全没有鸟群飞过天空时投

下的影子美丽和灵动。 吉狄马加反对工具理性思

想和所谓的物质逻辑,他为人类社会犯下的罪行感

到可耻,认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丧失是近百年

来科技发展的最大弊病:“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充
分开发了人类潜在的智能,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在开放生存环境和开

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我

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浮躁和窒息,对机器与技术的

过分依赖,正在使我们的生命丧失主体性和原创

力” [1] 。 因此,在《重新诞生的莱茵河》这首诗的最

后一节,吉狄马加借古斯基的摄影技术为自己组装

起了理想的生活环境:“把黑色的烟囱,从这里移

走 / 并让钢筋水泥的隔膜,消失 / 在梦和现实的边

界 / 你让两岸的大地和绿草生机勃勃 / 在天地之外

也能听见鸟儿的鸣叫”。 这首诗虽然是诗人写给古

斯基的作品,但实际上他却无心书写摄影家的高超

技艺,心思完全被现实恶化的生态环境所占据,世
界不应该是混沌而冷漠的,诗人的内心想着让人们

的生活环境被“绿水青山”环抱,让现代都市在冰冷

的高楼之外散发出人烟气息。
与夏勒和古斯基不同的是,吉狄马加的自然保

护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不只停留在“自然”的层面,
而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体现出鲜明的生态人文

主义色彩。 诗人对雪域高原上的稀有物种“雪豹”
的保护,就充分表明其生态主义思想的伦理性和人

文性特质,从而使其作品中的“雪豹”具有种族文化

谱系上的存在意义。 诗人从物种优势的角度刻画

了雪豹的形象,对自身物种历史和文化记忆的传承

则强化了它的自我身份。 《我,雪豹……》中的雪豹

坚守着雪域高原,它是“雪山真正的儿子 / 守望孤

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 / 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

间”。 诗人歌颂了雪豹对养育它的土地永不背叛的

忠诚感情:“我忠诚诺言 / 不会被背叛的词语书写 /
我永远活在 / 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 / 我不会选择离

开 / 即便雪山已经死亡”。 诗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

失去的种族记忆的追溯,以及传承种族文化的愿

望,他就像雪豹一样,用民族“骨血遗传的密码”来

“自由地巡视,祖先的 / 领地”。 吉狄马加一直强调

种族记忆在个体成长中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全球化

的今天,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加强,很多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基因也开始在遗传的过程中

逐渐消失,“虽然面临种种的威胁和危险,许多族群

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着自己的语

言和文字,毫无疑问,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和文字,
在当今仍然是记录这些族群生存的记忆工具” [2] 。
因此,只要文字存在,种族的记忆就不会消失,它是

保存我们种族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标识出种族的

“领地”和特征。
在接受祖辈文化遗存的情况下,“雪豹”如何展

现自我族群的特征呢?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雪豹发

出“幽蓝的目光”“闪电般地纵身一跃”“充满强度的

脚趾”“自由落体” “九十度地往上冲刺” “一百二十

度地骤然下降” 等,足以显示出它无愧于这片雪域

之子的身份。 雪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留在雪地

上的足迹“比一串盛开的 / 梅花还要美丽”,不管一

个物种的存在时间或某个动物的生命有多长,“其

实生命的奇迹 / 已经表明,短暂的 / 存在和长久的死

亡 / 并不能告诉我们 / 它们之间谁更为重要?” 只有

一场大暴雪的来临,才会将“雪豹”的足迹“一扫而

空”;也只有一场大的灾难,才会使物种濒临灭绝,
否则雪豹依然会“王者归来”。 “雪豹”具有在雪域

生存的本领和意志,它们顽强的拼搏精神足以证明

其血统的高贵和祖先的英名,以及“世代相传的 / 永
远不可被玷污的荣誉”,“就是在决斗的沙场 / 我也

会在临死前 / 大声地告诉世人 / ———我是谁的儿

子!”除了证明自我强大的斗志之外,“雪豹”还会誓

死保卫生活的领地,就像一个民族会捍卫国家领土

主权一样,它们就是“一座座雪山 / 永远的保护神”,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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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代代祖先”流传下来的“神圣的职责”。 雪

豹守卫的不仅是家族的意志和疆土的完整,同时也

在守候安宁祥和的盛世图景,它多么希望目光所

及,都如白雪一样“一片清澈 /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

纯净的 / 祥和的光里”。 站在群山之巅的雪豹,俯瞰

温暖人间,雪豹不觉产生了祈福生灵的“王者” 气

度:山下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山坳

的低洼中,散落着肥壮的牦牛;小河白色的冰层上,
漂浮着紫色的雾霭,万世祥和而充满生机。

事实上,“雪豹” 就是一个族群、民族或国家的

隐喻,只要我们将诗歌中的“雪豹”置换成某个族群

或国家,就可以解读出吉狄马加对人类社会中高山

族群文化的守护,对那些主体性逐渐衰落的弱势文

化的支持,希望人们如“雪豹”一样,可以突破国际

社会强权政治的制约,坚守本民族或国家独立的发

展空间。

二

从保护物种的角度出发,吉狄马加的生态主义

思想得以彰显,简单来讲就是不能人为地破坏和消

灭任何一个物种,因为我们都处在相互关联的网络

中。 而从更高的人文关怀的视点来讲,其生态主义

思想涉及对某个种族、民族或国家文化的尊重,是
为建构新型的人类社会关系做出的某种努力和

尝试。
身手如此矫健灵活的雪豹是正义与和平的化

身,在危险的场景中人们“永远看不见我”,在这个

“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上”,雪豹“从来不

属于 / 任何别的地方”,它一直远离并试图阻止暴力

行为的发生。 “宇宙的秩序 / 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

乱”,我们和身边的所有物种与生俱来地“有着千丝

万缕的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彼此的存在”。 因

此,诗人时常感到“惊恐和惧怕”,因为在逐利者的

欲望驱使下,身边的很多物种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

野中,这也意味着宇宙井然的秩序被打乱,危险早

就潜伏在我们左右。 面对捕猎者毫不留情的射杀,
整个山谷的生灵都发出了悲伤的鸣叫和带血的控

诉。 击中那只名叫白银雪豹的子弹,“像一道红色

的闪电”,让雪豹灵敏的眼睛失去了视力,让黎明的

时间静止且停止了呼吸;那颗子弹将被定格在“罪

恶的账簿”上,永远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颗子弹

改变了雪山的气氛,一切都陷入了悲伤的境地:“群

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 / 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

止 / 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 / 蒿草吹响了死亡的

笛子 / 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 / 天空出现

了地狱的颜色 / 恐惧的雷声滚动在黑暗的天际”。
吉狄马加用如此众多的意象来表达雪豹被射杀后

的悲伤情景,不但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语言驾驭能

力,而且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捕杀动物的可耻行为。
接着,诗人从雪豹的角度扩大了对人类罪行的控

诉:“雪豹”坐在岩石上哭泣,因为它的同伴被人类

杀死了;但雪豹的悲悯情怀并不局限于同类的伤

亡,它具有更为宽广的情怀,那就是对整个地球生

物的保护。
作为人类某个族群的象征,雪豹的遭遇有如地

球村落中那些弱势民族的经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

里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着,但却无情地遭到外来强

势文化的蛮横干预,以至于无法逃脱被扼杀的命

运。 雪豹无奈地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 / 机警地审

视危机四伏的世界”,这其实已经不是它们观察世

界的方式,因为祖先遗传给它们的生存本领并不包

括这些内容。 在雪豹家族看来,古老的太阳给它们

带来温暖,低垂的月亮给它们带来亲切,它们祖祖

辈辈都用“一种宽厚的仁慈”来善待万物,从而使它

们“学会了万物的语言,通灵的技艺”。 但是今天,
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开始被人类一天天地改变”,
宽厚和仁慈被赤裸裸的杀戮糟蹋得一败涂地,各种

庞大的建筑和密集的高楼让地球不堪重负,在其

“绿色的肺叶上 / 留下了血淋淋的伤口”。 更为严重

的是,“在每一分钟的时空里 / 都有着动物和植物的

灭绝在发生”。 “雪豹”的哭泣不是为同类的死亡,
不是为人类的贪婪,不是为其他某个物种的消亡,
而是为地球上全部生命的生存和延续,因为任何物

种的消失“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和梦魇”,我们大家

都无路可逃,必将面临消亡的相同命运,这才是雪

豹坐在岩石上“失声痛哭的原因”。
每一个物种都如同雪豹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生

活方式和生存本领,有权力拒绝任何蛮横势力的干

预。 雪豹能闻到千里之外的“草原花草的香甜”,能
在瞬间分辨出“羚羊消失的方位”,能够准确地预测

山涧底部留下了谁的“蹄印”,能听见微尘的声音和

巨石的碎裂。 雪豹了解并熟悉雪域世界的一切,能
够安然地享受每个季节带来的幸福时光,能够看见

别的物种永远无法企及的令人震撼的景致。 人类

应该尊重雪豹的生活习性,而不能为了“保护”它而

将之移出雪山,在温润多食的地方将其圈养,这样

就违背了雪豹的天性。 吉狄马加从一个环保主义

者的角度出发,借助雪豹的身份发出了对人类的请

求:首先,不要再追杀雪豹,因为从物种之间的关系

来讲,它也是与人类的“骨血 / 连在一起的同胞兄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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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虐杀不仅会使它们感到恐惧,也会使自身陷入

灭绝的险境。 其次,要“尊重”雪豹的生活方式,不
要用人类的强权驾驭雪豹,更不要对它们采取“同

情”的态度,如同雪豹内心的独语:“我的历史、价值

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 / 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

里 / 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 第三,不要

打着“保护”的幌子,把雪豹的“图片放在 / 众人都能

看见的地方”,那是对雪豹采取一种“看不见的追逐

和同化”。 事实上,吉狄马加在此以隐喻的方式表

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和国家情感,“雪豹”无异于中

华民族甚或更小的民族分支,那些猎杀或“保护”雪

豹的人无异于西方的强权者,他们往往不尊重世界

上其他民族或种族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不
尊重这些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一味地按照自己

的方式去要求他人,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一种“强权”
姿态。 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我们如同雪豹一样有

自己的历史和价值体系,这是我们立足世界的根

本,倘若被替换成其他的方式,那我们就无法继续

存活下去,更别说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了。 更

多的时候,那些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价值体系,
试图以“解救”和“帮助”之名来改变我们固有的生

活,实质上就是对一种民族或国家文化的同化乃至

消灭。 因此,诗人写道:“我相信,那最后的审判 / 绝
不会遥遥无期”,世界各地的人们最终会看清强权

和干预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痛苦,到那个时候,西方

的价值体系就会受到“最后的审判”。
吉狄马加的诗歌具有民族情怀,但更具有关爱

全人类的高度。 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彝

人文化记忆中充满了生存的各种挑战,如果没有新

社会的民族政策和扶持,彝族人民的生活依然会布

满阴云;祖辈们的经历让诗人对旧时代的民族遭遇

有了深刻的体认,他常常站在“少数”和弱者的立场

上去观照人类的命运,总能发出悲怆而又充满力量

的“对抗”之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吉狄马加与

曼德拉在思想和精神上有了强烈的共鸣,当他听闻

后者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怅然若失,心生悲叹,于是

挥笔写就了沉重的纪念诗篇《我们的父亲》。 这首

诗是吉狄马加献给伟大的种族解放斗士纳尔逊·
曼德拉的挽词,虽然后者不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但
他在狱中写过很多诗篇,他的一些名句至今传诵不

衰,而他本人则以励志诗篇来保持昂扬的精神和激

情,更何况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谱写了反对种

族隔离的伟大诗篇,成为辉耀人类正义天空的绝

唱。 吉狄马加在诗中将曼德拉命名为“我们的父

亲”,真是意味深长:“我们”应该包含两重意思,一

是指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或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南

非黑人,曼德拉反对在自己祖辈留下的土地上所遭

受的歧视和种族偏见,其行动和精神必然会像“父

亲”一样带领各国受难的少数族裔奋起反抗;二是

指以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在国际社会的政治舞台

上,来自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有色人种常被冠以“少

数族裔”的称号,沦为西方国家歧视和区别对待的

人群,曼德拉的思想对他们而言具有“父亲” 的光

芒,同样会启发这些民族或种族在争取平等和自由

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因此,不管是从民族身份还是

从国家身份的角度出发,吉狄马加均可将曼德拉视

为精神之父。 曼德拉的离开让诗人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黑暗和无助,从此以后,“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

回声”,人类自由和平的理想如同“大海的呼吸,在
远方的云层中 / 闪烁着悲戚的光芒”。

吉狄马加追念曼德拉,实际上是对其追求种族

解放之不懈奋斗精神的赞歌。 曼德拉从那个叫着

库努的村落出发,赤裸着双脚在金色的阳光下不停

地奔跑,他的奋斗如同“永不衰竭的舞蹈的节奏”,
谱写成了“黑色部族歌谣的最高潮”,使长期受到欺

压的黑人“能够遗忘白色,找到消失的自信”。 自从

离开故乡之后,曼德拉一生“不再为自己而活着”,
而是“时刻准备着 / 为一个种族的解放而献身”,他
的生命从此就和“黑色大众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哪
怕是面对流亡和监禁的艰苦生活,他都从不后退和

惧怕。 当然,吉狄马加赞美曼德拉的原因远不止他

为黑人赢得了政治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给人类

社会留下的精神遗产。 吉狄马加认为,“一个酋长

的儿子”独自承受了“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

死亡”,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他的伟大之

处不仅在于对同胞的拯救,更在于“为人类追求自

由和平等的梦想而哭泣”。 因此,曼德拉这样一位

“有着羊毛一样鬈发的黑孩子”,不仅是“黑色民族

的骄子”,更是人类和平的象征,他用爱和宽恕“将

一切仇恨的坚冰融化”,从而“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

告诉人类———‘忘记仇恨’!” 吉狄马加将曼德拉的

思想从民族层面提升到种族的高度,再从种族的高

度扩展到普遍的人类良知的境界,由此将曼德拉的

出生地库努村落视为“人类良心的圣地”。 诗人也

正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抒写了彝族乃至华夏民族冲

破国际社会的各种阻挠而自由腾飞的梦想,也表达

了他深重的民族情怀和家国忧思,并站在人类社会

发展的高度上,希望后来者以曼德拉为榜样,不要

一味地沉溺于过往的仇恨和苦痛之中,而应抱着仁

爱和宽容的姿态朝向民族和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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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国际社会不公正秩序的挑战和拷

问,吉狄马加非常关注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非洲文

明,更是对坚持抗拒种族隔离政策的曼德拉情有独

钟。 他曾在新世纪开始前的一个月写下了长诗《回

望二十世纪》,以此献给改变了二十世纪历史进程

的世界伟人曼德拉。 而这首《我们的父亲》则是在

曼德拉去世后写下的作品,作为一种怀念或宣言,
诗人折服于曼德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曼德拉人格

魅力的体现,必将对世界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吉狄马加曾说:“从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的精神所产生的力

量,这种力量,它会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

仰,这种伟大的人格和精神,也将会在这个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民主、平

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
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 [3] 。 曼德拉

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弱势民族,让他们

坚强地站立起来为自我的解放斗争到底。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列强对待弱势文化

的殖民心态从来不曾改变,它们往往从东方主义的

立场出发,一直不曾放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甚

至扼杀。 因此, 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 《 我, 雪豹

……》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但同时也提醒人

们,只有忘记仇恨和无休止的对抗,人类社会和平

的愿景才可能得以实现。

三

从环保意识、生态主义、民族保护到人类社会

秩序的重建,再到对山地文明的保护,吉狄马加的

诗歌最终落脚到即将消失的族群文化身上。 他希

望人类能够像对待生物界的所有物种一样,袒护并

拯救那些处于偏僻山地的族群文化。
吉狄马加如同雪豹一样出生于山地,而作为山

地文明孕育出来的诗人,他与所有的彝族人一样,
都习惯了大凉山的生活,倘若现在有人认为那里的

生活过于清贫和落后,并主张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去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无异于人类对雪豹的态

度,最终会导致彝族文化的消亡。 从保护少数民族

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宽容而合理的民族政策在全

球范围而言堪称典范,不仅使各民族赢得了长足的

自我发展空间,而且在华夏民族的统摄下和谐而友

好地生活在新社会里。 “雪豹”是雪域高原之子,也
是高山文明的符号,吉狄马加对雪豹的保护,其实

就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保护,对所有“落后”的山地

文明的保护。 他曾高度肯定了山地文明的价值:

“无论从今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山地

文明’所保持着的原生态性,以及这种古老文明所

具有的文化特质,其珍贵程度,对于当下人类来说

都是无法估量的,它的价值将随着人类对自身的深

度认识,越发显现出来” [2] 。 而对于如此珍贵的文

明类型,我们“现代人” 要做的不是去宣传和改变

它,而是在不打扰的前提下让其按照自身的规律来

发展。 正是保持着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才使千百

年来生活在高原和山地的不同民族“有幸和不幸地

延续着自己古老的历史,他们独特的宇宙观、价值

观、生活方式才在历史的选择中得以幸存” [2] 。 倘

若有外力的干扰,那山地文明早已不复原初的模

样。 各种外来的强势文化正在逐渐蚕食山地文明,
面对如此惨状,诗人不觉发出了保护之声,他不希

望山地文明如同 “ 雪豹” 一样被射杀、同化乃至

消失。
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

域性特征,除了大量以彝族文化、彝族人物、彝族礼

仪、彝族地貌为依托阐发自我精神思想的诗篇之

外,他在致外国名人的诗篇中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

本民族文化的光影碎片。 吉狄马加从不避讳自己

的民族身份和地域性的山地文化经验,他在接受

“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的答谢辞中指出,正是自

己的彝族身份才有机会获得如此殊荣,站在“一个

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坐标高度,由此不难理解,你们

今天对我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我们彝民族古老、悠
久、灿烂而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褒奖,是馈赠给我们

这片土地上耸立的群山、奔腾的河流、翠绿的森林、
无边的天空以及所有生灵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4] 。
比如写给美国环保主义者夏勒的诗歌中,诗人就是

在以“雪豹”自喻,雪豹生活的高原山地似乎就是他

出生和生活过的大凉山的缩影,“雪豹”对祖辈流传

下来的文化基因的承传也意味着诗人对彝族文化

的坚守。 恰如吉狄马加 2016 年在故乡西昌邛海

“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开幕式上所讲:“任何一个

诗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后天成长的经历,
毫无疑问,在他的身上深深地打下他所属的族群和

文化的痕迹” [5] 。
吉狄马加呼吁对民族文化以及山地文明的保

护,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救精神,但他也清醒地意

识到,倘若一个诗人只是以民族身份来彰显自我特

征的话,那注定难以创作出伟大的诗篇。 吉狄马加

认为,一个有创建和成就的少数民族诗人,必须在

精神思想上超越生活的地域和所属民族文化的限

制,汲取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向所有经典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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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学习,方能写出兼具民族特色和世界性影响力的

诗篇[6] 。 因此,吉狄马加对那些超越民族或种族的

诗篇倍加推崇,比如他在《致叶夫图申科》一诗中,
因为叶夫图申科( Yevtushenko,1933—)是俄罗斯著

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涉及国内和国际形势,
充满了人道主义关爱和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

他们惺惺相惜。 吉狄马加与叶夫图申科的共鸣首

先来自相似的民族和国家情感,即他们都是“忠诚

于自己的祖国 / 也热爱各自的民族”的诗人,同时他

们都具有广博的关爱情怀:“我们的爱,却从未 / 被
锁在狭隘的铁笼, / 这就如同空气和阳光, / 在这个

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 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吉

狄马加在《致叶夫图申科》这首诗中还高度肯定了

他与叶夫图申科均具有超越国度的情怀,“都曾为

另一个国度发生的事情流泪”,那些遥远国度的人

民的喜悦和悲伤“会直抵我们的心房”,尽管此前他

们都是互不相识也彼此缺乏了解的陌生人。
正是因为吉狄马加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民族和

国家的界限,并对弱势民族或族群文化投注了无尽

的关怀,才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持久的关注力和影

响力,他能够获得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大奖、欧洲

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等荣誉,就是对他创作和情怀的

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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